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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燕

在食欲不佳的炎热夏季里，最让人
精神为之一振的莫过于晚上去街边的烧
烤摊上撸串了。叫上三五个朋友，往街
边的小马扎上一坐，点几个开胃小凉菜，
水煮花生毛豆必不可少，肉串、鸡翅、大
腰子各来几串，最后再来一筐冰啤，完
美！

有人说，能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的
人，必定是亲密无间或至少是熟悉的老
朋友。确实，有谁见过初次约会的男女
在路边摊吃东西呢？也没有人会在路边
摊谈工作。他们大多会选择带点冷感的
高级餐厅，身着得体的服装，脸上带着礼
貌的微笑，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只有
关系近到一定程度，才会无所顾忌地跑
到路边摊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
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也是验证朋友关
系的一个标尺。

去路边摊就简单随意多了。自然不
必“锦衣华服”，甚至不用“衣冠楚楚”，穿
着松垮的睡衣，脚上趿拉着拖鞋，完全不
必担心朋友笑你——他自己还穿着大裤
衩呢！都说女性朋友出门前要花很多时
间，但如果是去路边摊吃饭，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了，随便套一件衣服，凉快舒适就
好，妆是不必化了，即使化了妆——烟熏
火燎之后，也变成花脸猫了。

在路边摊吃饭的人们一般没什么正
事，就是无聊打发时间，或者单纯就是嘴
馋了，想和贴心老友一起大口吃肉，顺便
轻松地聊一聊。不过，聊着聊着，就可能
激动起来，或大骂某个“周扒皮”领导，或
抱怨某个“不通人情”的同事。放心，声
音再大也不会有人侧目。路边摊本来就
是个热闹的地方，一桌桌或猜拳、或大
笑、或畅饮，看似互相交融，却又完全独
立，每一桌就是一个小江湖，没有人会去
注意别人的事情。

刚开始实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
都会和几个同学到单位不远处的一个路
边小摊吃饭。只是往椅子上一坐，就有
一种无比放松的感觉，不用再顾忌什么
形象，也不用再想业务考核，专心地对付
面前的美食就行了。老板娘是一个身材
高大、动作麻利的中年妇女，她最拿手的
主食是担担面，色泽红亮、鲜而不腻，简
直让人百吃不厌。有次晚上加班，从单
位出来时已经快12点了。当我走到摊位
前时，老板娘端出一碗刚做好的担担面
说：“特意给你留的，快吃吧，吃完我就收
摊了。”我想说些什么，可最终什么也没
说，只是低头把面吃得干干净净，心和胃
一下子都填得满满的。

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和朋友一起去
路边摊吃东西。每当我们围着泛着油光
的桌子，举着啤酒就着烤串，大块朵颐
时，我就会发自内心地觉得，拥有几个能
一起吃路边摊的朋友，真是人生之幸事。

那些一起吃路边摊的朋友
几分怡然和淡泊
用透明的翅膀
弹拨阳光的琴弦
用执著的鸣唱
婉转生活的火热

蝉，这夏天的精灵
把喓喓蝉鸣扎根于六月
翻阅季节的旋律

与清风为伴
在高高的论坛上讲经布道
万物都在接受它诗意的洗礼
树们是站着悟禅
而我，在聆听心灵的声音

夏日蝉鸣
胡巨勇

刘 希

放暑假了，我把两个宝贝从姥姥家
接来住，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
孩子不是打闹，就是哭泣，没过几天，我
的新鲜劲就消失殆尽，我真想假期快点
结束，好早点把他们送回姥姥家。

公司后面有个池塘，养了很多金鱼，
周围住户很喜欢把剩菜剩饭倒进池塘
里，看金鱼争着抢着吃食。这天晚上，池
塘边聚集了很多人，个个脸上带着笑。
两个女儿都喜欢看鱼、喂鱼，我也喜欢看
她们喂鱼的表情，专注、可爱、充满爱
心。每每下完班，女儿嚷着要去看鱼，我
都会极力支持，并给她们一人买一个大
面包，饶有兴趣地跟着女儿一起喂鱼。
将手中的面包屑丢给金鱼的时候，女儿
兴奋地叫着，姥姥在旁边叫好，我的心，
就快乐得像一尾小鱼，幸福就像鱼在水
里浅浅游，惬意、安适、漫无边际。

自从带她们看了鱼后，我那两个宝
贝快乐了很多。有时候，她们会在睡梦
里嚷着：“妈妈，你看，鱼儿又来了哦，我
要喂鱼。”看着她们嘴角扬起的微笑，我
也不由得笑起来。我也渐渐不再讨厌她
们的哭闹了，哭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经历，
孩子的眼泪是珍珠，我努力寻找她们哭
泣的原因，试图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一天，我和5岁的大女儿起床后，她
嚷着要先刷牙，我看着她拿着一盒大牙
膏，正想制止她说拿错了，没想到她拿起
我的牙刷和牙缸，挤好后再挤了她的儿
童牙膏。一时间，我百感交集，一股幸福
感充盈于心，眼里闪着泪花。

跟孩子在一起，居然无时无刻不在
感动着。我下班时，大女儿会抢先拿拖
鞋给我，而小女儿会争着抢着为我倒一
杯凉水，尽管她刚刚够得着饮水机，别人
帮一下忙她都不让。每当她们看到我扑
向我，抱着我双腿的时候，我真的很庆幸
这个假期把孩子接来一起住，并为自己
当时怕麻烦的想法而深深自责和后悔。

看来，再烦恼的生活，只要用点心，
留点意，懂得感恩，你就会发现，你的心
里，幸福就像鱼儿一样，快乐畅游。

幸福像鱼浅浅游

寇俊杰

随着夏天的到来，卖西瓜的多了起
来，下班回来顺路买个西瓜，不过是举手
之劳，但不知为什么，这样的瓜吃起来总
没有小时候的甜……

我的家乡地处平原，不是盛产西瓜
的地方，印象中最近的瓜田离家也要二
里地，是留根爷家种的。到了西瓜成熟
的时候，隔上十天半月，父亲就叫上我，
他拿着塑料编织袋，让我提着竹篮，到留
根爷家的瓜地里买西瓜。

我们去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下午太阳
快要落山时，虽然这时不是烈日当头，但
空气经过一天的炽烤，余温还是很强烈
的。没出村子，我的褂子就被汗水浸透
了，可父亲依然迈着他那有力的大步子，

我不得不小跑着跟上。好不容易到了留
根爷家的西瓜地，西瓜棚就在路边的一
棵杨树下。瓜棚是用玉米秸搭的，像个A
字，一张床就占了一半的地方，外面是用
树枝搭的一个凉棚。每次我们来的时
候，棚下总是或蹲或站着好些人，有来买
西瓜的，有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这里的，
但不管是谁，他们都是手里捧着西瓜，边
吃边说笑着，见又有买主来了，他们让出
一个地方。我们刚走到棚下，留根爷就
已经把浸在水里的西瓜拿到了木板上。
水是他从井里打上来的冰水。只听“咔
嚓咔嚓”几声，留根爷切开西瓜，笑着对
我和父亲说：“来吧，先尝尝。”我们毫不
客气地走上前去，一人一块，像喝冰糖水
一样，大口吃起来。汁甜味美的西瓜，再
加上冰凉冰凉的感觉，几口下去，浑身暑

意顿消，一身汗也没了，让人感到通体清
凉，精神倍增。

到留根爷的瓜地买瓜可以先随便
吃，而且完全是白吃。我们吃西瓜的时
候，留根爷拿着我们的编织袋，到瓜地里
给我们摘西瓜，然后背回来，和父亲抬着
过称。留根爷的瓜地里有一种叫“牛角
酥”的甜瓜，特别好吃，还种着面瓜，父亲
就买一些。甜瓜又酥又脆，主要是让我
和哥哥姐姐吃；面瓜又软又面，主要是让
爷爷奶奶吃。这两种瓜都贵得多，父亲
一样只买两个，装在竹篮里让我提着。
但每次付完钱，留根爷总是再往我篮子
里放一个面瓜，父亲不让或是要付钱，留
根爷说什么也不收，说是让老人们尝尝
他种的面瓜，这是他的心意。

回来的路上，父亲总要感慨几句：
“留根叔是个好人，种瓜多累啊，可是
去地里干活的人路过他的瓜棚，他总
是 让 人 家 进 去 吃 西 瓜 ，而 且 还 不 要
钱。都说他种的瓜甜，实际上是他对
人太实在了啊！”

瓜棚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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